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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面选举 2022台湾地方选举 台湾 评论

张峻豪：一场还是不见地方、缺乏议题与抗中保台的负面选举

“负面投票”与“负面竞选”交织成的“负面选举”，是台湾选举史一条清晰的历史路径，这次选举会不会更深化这个路
径？

评论 台湾 深度 2022台湾地方选举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tags/_3496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tags/2022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tags/_136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tags/_7080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channel/opinion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channel/taiwan/
https://theinitium.com/channel/feature/


（张峻豪，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） 


近日，网路上有人称此次2022年的地方选举，是台湾史上“最高层次”的一场选举，因为大家都在讨论学位

与论文。确实，从林智坚的论文门开始，这场选举不但向北、向南扩散了检验论文的风潮，还在中央及地

方府会之间，向上、向下延烧。

而就在各校“学伦会”大概已作成决议后，这场看似失焦的选举，似乎有了回归地方议题讨论的机会，不

过，随著对岸“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”召开，中共重谈对台工作方针，使得熟悉的“抗中保台”论调又回来

了；最近，在台北市长选战里，“反中”甚至还变成“反对陈时中”或“反对中国”。如果说，论文事件是强化

选民对候选人讨厌，进而发展成“负面投票”的起点，那么，即将开始的选战下半场，又因为“芒果干（亡国

感）”发酵，使“讨厌共产党”为“负面投票”添柴加火。

因为两岸关系加入战场，使得今年这场原本就缺乏议题的选举，更没有什么讨论政策的机会。当地方选举

无法重回地方，选民也只能从几颗烂频果中挑个比较顺眼的，各候选人、各政党，自然很容易跟著这个趋

势推进“负面竞选”，并从中寻找红利。事实上，从台湾当代选举史上来看，“负面投票”与“负面竞选”交织

成的“负面选举”，是一条清晰的历史路径，而这次选举会不会更深化这个路径？又将带来哪些影响？值得

我们关注。

林智坚 图：林智坚 Faceboo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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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负面投票”与“中国因素”的合流 


既然“负面竞选”有利于胜选，它也就演化为竞选策略当中的理性行为，并

被写进选举教科书的首页。

台湾在1990年代实施普选，然基于国家认同、族群意识的政治发展背景，使得当时越推进民主选举，就越

激起社会冲突。在那几乎年年有选举的时代，搭配上“复数选区制”带来的低当选门槛，抹黑造谣、言行恐

吓、负面文宣、绑桩买票，成了参选人主要策略。既然“负面竞选”有利于胜选，它也就演化为竞选策略当

中的理性行为，并被写进选举教科书的首页。

接著，从90年代后期到第一次政党轮替，台湾的国家认同与族群争议并没有获得缓解，共产党与民进党的

对立，还让“中国因素”加入战场。“害台湾”与“爱台湾”的屡次对决，强化了“两岸牌”的效果，并在高张力

的选举期被镶嵌进国家与族群议题。“中国因素”让“负面竞选”更有著力点，使这条历史路径得继续延伸下

去。

在民进党首次执政的后期，“连爷爷”与“宋爷爷”相继访中，甚至会见中共领导人，开启了两岸交流新时

代。紧跟著，马英九于2008年当选总统，“两岸牌”融入“经济牌”，“支不支持交流？”成为马政府时期“中

国因素”的论述主轴；马英九在2012年连任，高喊人民认同他“搁置争议、商机取代危机”的作法，更是自

认为“中国因素”的负面性已获得缓解。

不过，早在网路崛起的公民力量逐渐壮大，在当时，一次接著一次对体制的冲撞，集结到2014年的“太阳

花学运”，让“讨厌共产党”又与“中国因素”合流，接下来，换成民进党大打“反中牌”，2014年底的地方选

举，在选民“负面投票”的影响下，导致国民党遭遇自1997年以来最大惨败，由选前四都11县市萎缩至一

都五县，更甚者，到了2016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，国民党所提总统候选人朱立伦，还创下自2000年总统

选举以来，国民党得票数与民进党差距最大的纪录，民进党取得总统、国会双赢的“完全政党轮替”。

也就是因为全面执政，“反中牌”暂时退场，当时的民进党相继开出许多改革战线，同婚合法、一例一休、

军公教年金制度等，却激起社会反弹声浪，这让国民党有了一个给选民“讨厌民进党”的机会。“韩流”趁这

个势崛起，2018年地方选举搭配上俨然是民进党期中考的十项公投案，负面投票被延续了，国民党一扫阴

霾拿下了15席地方首长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选后没几天，这15个国民党籍的胜选者，马上喊出了“支持

九二共识”、“成立两岸工作小组”，再没多久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也考虑待职参选，与党内群雄一起争夺总统

大位，



大位，

“抗中保台”其实也没离开太久，选后才一个月，习近平提出“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”，这让国民党的“九二

共识”立即遭受挑战。再加上，邻近的香港发生诸多公民抗争，血腥画面一再上演，于是，“讨厌共产党”又

归位了，蔡英文不但打败党内挑战者赖清德，也很快与声势正旺的韩国瑜民调黄金交叉，最后创造逆转大

惊奇，证明了“中国因素”与“负面投票”的选举路径还是继续深埋在历史脉络里。

2019年12月31日，总统蔡英文到新竹宫庙拜票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蓝的更蓝、绿的更绿、中间选民更中间 


在蓝绿基本盘渐渐流失下，政党要让中间选民买单，最重要地，当然就是要

让他们对中共、对对手阵营讨厌，才有机会。

这条选举路径最显著之影响，莫过于让台湾内部蓝的更蓝、绿的更绿，中间选民更中间；另外，也由于负

面投票的持续累积，使得蓝绿基本盘都萎缩，那些投票前没有政党属性、或尚未决定票投给谁的中间选民



相形扩大，并带给选举极大影响。

以台中市2014年、2018年的市长选举为例，两次大约各15%选民的翻转，造成蓝绿都曾输过约21万票，

中间选民的力量让人印象深刻。若将此对应到最近一次总统大选，蔡英文与韩国瑜加上宋楚瑜的差距也是

15%，蔡赢了韩加宋的票大约也接近210万票，所以，我们可以这么解释，在反中情绪拉到最高、韩国瑜

的争议极强之下，中间选民几乎是全移转到了蔡英文这边，造就了史上最高得票，而这个票数，主要就是

“讨厌共产党”、“讨厌韩国瑜”、“讨厌国民党”的相乘效果所致。

基于这个现象，我们或许还可以更直接地说，每次选举都有人喊出“决战中台湾”好像真有点道理，因为，

不止选民人数约为全台十分之一，台中市的中间选民比例，大概也就是全台缩影。从这一次台中市市长选

举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在选战初期，相当有机会连任的卢秀燕，和侯友宜一样，是最早批评夏立言访中的国

民党地方诸侯，而在选战后期，卢秀彦甚至常常神隐，竞选总部记者会还找人代打，很清楚地，她一定知

道自己面对的是台湾最具威力的中间选民，因此，避免让选民讨厌，避免反中因素烧上来，乃是唯一且最

佳的策略。

由此来看，现在的中间选民多是以“负向投票”来进行选择，大概可以得到肯认了。在蓝绿基本盘渐渐流失

下，政党要让中间选民买单，最重要地，当然就是要让他们对中共、对对手阵营讨厌，才有机会。

所以，尽管我们再怎么讨厌“反中牌”的屡屡复活，再怎么拒绝负面竞选，它终究“路径深化”下来了，并

且，还穿透到多数中间选民心里。果不其然，按照最近民调，即使这次的选举依然负面又缺乏议题，还是

有将近六成民众关心，以及超过七成五的选民表示会去投票。因此，一个最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就是，这

条台湾选举的历史路径会如何影响接下来的选举？以及，这条路径是否真的还是会继续深化下去？



2018年11月17日 , 韩国瑜在高雄市鳯山的造势晚会上演讲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“抗中保台”与“讨厌民进党”的选战下半场 


当诉求反中、反国民党、反民进党的同时，却没有同时增加自己的“不被讨

厌度”，胜负都还在未定之数，这是预测此次选举下半场的重要基础。

从过往的投票倾向看来，当中共对台政治立场“硬的更硬”，民进党确实占据了“反中”最佳位置，并且可以

藉著“讨厌共产党”，来连结到“讨厌国民党”，这是国民党在选战里面往往动辄得咎的主因。

不过，这个单纯的假设存在重大挑战，因为，当负面选举打得激烈，过度攻击对方的成果，也极可能伤到

自身，进而增加了选民对自己的讨厌度；当诉求反中、反国民党、反民进党的同时，却没有同时增加自己

的“不被讨厌度”，胜负都还在未定之数，这是预测此次选举下半场的重要基础。几个过去的例子是：韩国

瑜在2020年选举时，随著民调逐渐下滑，言论越来越辛辣，想要点燃“讨厌民进党”的火苗，却也同时加强

了“讨厌韩国瑜”的力道；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后，改革方案被抨击，被讨厌度激增、反中牌失灵，正成

为2018败选的关键。

所以，可以进一步说，中国因素和负面竞选，在路径深化的影响上非但缺一不可，也都是把双面刃。历史

经验已经告诉我们，“反中牌”加上政党的“负面竞选”，确实有机会催出选民的“负面投票”，不过，当任何

一个因素被淡化，或者讨厌对方变成自己被讨厌，中间选民的翻转性就会浮现。就现在的情况来说，负面

竞选的主角：“论文门”虽在全台席卷，但回力镖现象却让选民感到厌倦，已不相信任何人。另外，即使对

岸二十大给了反中牌火苗，但从先前共军屡屡扰台，到最后飞弹还越过我们上头的社会反应来看，民众好

像早就习以为常，甚至还认为对岸不过就是吓唬一下，没什么能力打过来，可以体会，中国因素在这次选

举的影响力将大不如前。

基于这些前提，过往的路径还会不会继续影响这次选举，就关乎蓝绿怎么打下半场了。对民进党而言，“抗

中牌”若没发挥作用，可预期中间选民投票意愿将大幅滑落，并使选举回归到蓝绿基本盘。

也就是说 在一些蓝传统上大于绿的地区 例如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以及花东地区 民进党选情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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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说，在 些蓝传统上大于绿的地区，例如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，以及花东地区，民进党选情不

容乐观，因此，在地方议题来不及点燃之际，“抗中保台”的传统打法应会在接近投票时被激化。

相对来看，在中国因素上屡次失分的国民党，对目前选情紧绷的选区，较佳作法则是利用民进党的被讨厌

度，尤其在多人角逐的县市，如台北市、新竹市、苗栗县，促成“讨厌民进党”的票能流动。基于此，在选

战后期，国民党将加强选民的负面投票，这导致“弃保效应”的操作，是接下来极可见到之场面。

2022年9月25日，桃园，市长候选人郑运鹏在竞选活动的屏幕中，他因确诊居家隔离未能出席自己的造势活动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负面选举对台湾民主的后遗症 


当这场选战对候选人的检视已扩及到进行学术审查的大学、文官体系，那

么，所遗留的绝非仅是“信者恒信”之结果，而是社会上对于这些机关的不

信任，甚至加深对立性与民粹性。

所以，中国因素与负面投票，还是这场选举的观战重点，而台北市集这两个因素于一身，必然会成为接下



来的热区，并且，又再一次衬托台湾选举的历史宿命。另外，历史的路径还告诉我们，负面选举之结果也

将对台湾民主产生重大影响，此同样值得各界思考。

首先，如前所提，2018年地方选举后，国民党对“九二共识”及两岸交流的呼声立刻卷土重来，对照今年朱

立伦在中共军演之际，即使面对党内反弹声浪，依然支持夏立言赴中的逻辑，这个局面还是有可能被复

制。若真因此，紧接而来的总统与立委选举，可想见中国因素还是蓝绿对决的主要战场。

其次，负面选举所留下的后遗症不容忽视。民主政治贵在分权制衡，选举应是就权力行使面向的检验，不

过，当这场选战对候选人的检视已超脱公共政策，反扩及到进行学术审查的大学、文官体系，以及职掌审

判的司法单位，那么，所遗留的绝非仅是“信者恒信”之结果，而是社会上对于这些机关的不信任，甚至加

深对立性与民粹性。

另外，在缺乏议题的选战后，一场聚焦在地方首长，尤其是六都市长输赢的结果，将使地方议员、乡镇市

长及代表、村里长与基层选民的连结相形薄弱。地方治理有赖民间参与、公共审议，然在“强干弱枝”的情

况里，当中央主政者未来更主导公共政策推动、直辖市长更掌握政治资源之下，基层民众与基层组织如何

真正“由下而上”实践民主，并带动地方能力提升，相信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

最后，就主要政党来说，面对负面投票的结果，极可能又如同过去把它简化为对自己的支持，这将强化下

次的负面竞选策略。因此，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，台湾在每两年大选间，还常有“罢免投票”作为配角，而

罢免作为负面投票的真正实践，在负面选举后，各方会不会加强这个配角的戏份，进尔再深化台湾的选举

路径，同样值得观察。


